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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月
初
路
過
紐
約
，
約
侄
女
吃
晚
飯
。
昔
日

的
小
女
孩
，
轉
眼
已
在
紐
約
住
了
十
年
，
也
工

作
了
一
段
日
子
，
已
是
個
精
明
的
時
尚
女
性
，

帶
我
去
吃
日
本
料
理
。
我
倒
變
了
個
歐
巴
桑
。

可
見
物
換
星
移
，
一
代
勝
一
代
。

侄
女
說
起
最
近
回
港
放
假
跟
爸
媽
同
住
，
最
不
習

慣
就
是
每
逢
夜
歸
，
老
爸
︵
即
我
大
哥
︶
都
堅
持
要

等
門
至
深
夜
。
侄
女
正
是
當
玩
當
﹁
蒲
﹂
的
年
紀
，

出
去
玩
的
晚
上
，
怎
也
不
會
十
二
時
前
回
家
吧
。
侄

女
最
怕
見
到
的
場
面
，
就
是
半
夜
回
家
開
門
，
都
見

到
老
爸
還
坐
在
沙
發
上
等
她
。
我
說
老
人
家
就
是
這

樣
子
，
家
裡
人
未
齊
，
你
要
他
睡
也
睡
不
㠥
，
不
如

就
坐
㠥
等
。

等
門
是
種
奇
怪
的
堅
持
。
自
己
年
輕
時
，
也
很
怕

家
人
等
我
門
，
弄
得
我
心
理
上
好
像
很
虧
欠
﹁
捱
眼

㠨
﹂
等
我
的
人
。
其
實
從
安
全
的
角
度
看
，
等
門
是

沒
大
實
質
意
義
的
，
除
非
你
真
的
上
街
去
接
家
人
回

來
，
但
心
理
上
就
有
意
思
，
起
碼
等
齊
人
回
來
才
鎖
門
睡
覺
，

總
比
不
鎖
門
去
睡
來
得
安
樂
。
也
有
老
人
家
可
能
想
知
道
兒
女

是
跟
甚
麼
人
出
去
玩
，
坐
甚
麼
人
的
汽
車
回
來
，
這
些
﹁
資

訊
﹂，
如
果
等
門
的
話
就
有
可
能
從
大
門
或
窗
口
看
到
。
如
果
睡

了
，
兒
女
當
然
不
會
主
動
告
訴
你
。
老
人
家
的
心
事
，
養
兒
一

百
歲
，
長
憂
九
十
九
，
等
門
就
是
﹁
長
憂
﹂
表
現
之
一
。

至
於
小
孩
子
等
門
，
卻
是
另
一
回
事
，
多
是
關
乎
吃
和
玩
。

小
時
候
我
大
姐
在
紀
律
部
隊
工
作
，
常
當
值
至
半
夜
一
兩
點
回

來
，
有
段
時
間
她
駐
港
澳
碼
頭
。
其
時
的
港
澳
碼
頭
，
對
面
就

是
全
港
最
好
玩
的
平
民
夜
總
會
，
即
上
環
大
笪
地
，
有
齊
最
美

味
的
平
民
吃
食
，
那
兒
的
大
牌
檔
炒
東
風
螺
和
生
炒
糯
米
飯
，

風
味
之
佳
真
是
後
無
來
者
。
大
姐
那
時
也
只
是
剛
廿
歲
出
頭
，

深
夜
下
班
，
知
道
我
這
嘴
饞
小
鬼
在
家
等
她
，
就
會
買
包
糖
砂

炒
風
栗
，
或
一
隻
熱
烘
烘
的
巨
型
裹
蒸
粽
回
來
。
小
孩
子
一
兩

點
不
睡
當
然
是
十
分
眼
睏
，
但
跟
大
姐
在
屋
裡
摸
黑
︵
因
怕
吵

醒
家
人
︶
分
吃
栗
子
和
熱
粽
的
印
象
，
今
天
還
很
鮮
明
。
父
母

等
兒
女
的
門
，
總
是
又
憂
又
掛
；
我
當
年
等
門
，
卻
是
又
餓
又

興
奮
。

百
家
廊

王
大
慶

等 門
伍淑賢

翠袖
乾坤

在
香
港
早
期
的
技
擊
小
說
作
家
中
，
除
了
以

﹁
真
功
夫
﹂
亮
相
的
齋
公
外
，
當
數
我
是
山
人
最
多

產
和
知
名
，
再
數
下
去
，
念
佛
山
人
亦
不
弱
，
可

惜
作
品
成
書
甚
少
。
另
有
一
位
卻
每
遭
評
家
忽

略
，
那
就
是
崆
峒
，
他
亦
有
筆
名
﹁
同
是
佛
山

人
﹂。
三
位
山
人
，
都
是
當
年
的
三
支
勁
筆
。

同
是
佛
山
人
，
生
卒
年
不
詳
。
據
我
在
︽
小
說
世
界
︾

第
十
期
非
小
說
家
的
文
章
所
得
資
料
，
他
在
廣
州
時
名

楊
蔚
文
，
來
港
後
，
易
為
楊
大
名
，
南
海
大
沙
人
，
世

居
佛
山
。
戰
前
在
穗
即
與
衛
春
秋
訂
交
，
合
辦
︽
銀
品
︾

三
日
刊
，
撰
︿
追
脈
調
情
記
﹀，
非
小
說
家
說
：
﹁
風
流

冶
豔
，
一
時
傳
誦
，
不
啻
為
其
成
名
作
也
。
﹂
衛
春
秋

即
靈
簫
生
，
鴛
鴦
蝴
蝶
艷
情
小
說
派
也
，
物
以
類
聚
，

楊
蔚
文
自
也
樂
於
跟
隨
。
其
後
與
衛
春
秋
同
來
港
，
辦

︽
春
秋
︾
三
日
刊
，
第
一
版
的
時
事
評
述
，
即
由
他
操

筆
，
綜
論
國
際
大
勢
、
中
國
戰
局
，
目
光
如
炬
，
言
必

有
中
。
餘
則
署
名
崆
峒
的
︿
春
秋
太
史
第
﹀、
署
名
同
是

佛
山
人
的
︿
張
三
丰
九
探
少
林
寺
﹀、
署
名
萬
家
生
佛
的

︿
尋
龍
故
事
百
篇
﹀，
俱
膾
炙
人
口
。
由
此
而
觀
，
︽
春

秋
︾
三
日
刊
除
靈
簫
生
稿
件
外
，
其
餘
多
由
楊
大
名
極

力
擔
綱
。

廣
州
淪
陷
後
，
︽
國
華
報
︾
遷
港
，
力
邀
楊
大
名
撰
︿
貔
貅
三

姐
妹
﹀，
據
云
亦
是
傑
作
。
香
港
失
守
後
，
楊
大
名
與
靈
簫
生
雙
雙

落
水
，
在
﹁
塘
中
無
魚
﹂
下
，
他
努
力
著
作
，
除
在
葉
靈
鳳
的

︽
大
眾
周
報
︾
撰
︿
少
林
英
雄
秘
傳
﹀
外
，
尚
有
︽
癲
美
人
︾、

︽
少
林
餘
燼
記
︾、
︽
武
當
遊
俠
傳
︾、
︽
聖
院
啼
紅
︾
等
相
繼
出

台
。
上
述
諸
作
，
多
已
不
能
得
睹
，
但
由
篇
名
來
看
，
楊
大
名
一

手
寫
俠
義
，
一
手
仍
弄
他
的
鴛
鴦
蝴
蝶
，
可
稱
全
材
，
而
寫
論

文
、
寫
小
品
、
寫
遊
記
，
亦
其
所
長
。
此
外
，
尤
工
書
法
，
﹁
蒼

勁
得
顏
柳
之
遺
﹂，
﹁
其
擘
窠
大
字
，
尤
稱
獨
步
﹂
云
。

他
撰
寫
武
俠
小
說
，
在
︽
少
林
英
雄
秘
傳—

—

洪
熙
官
之
一
生
︾

﹁
發
凡
﹂
中
說
：
﹁
筆
者
少
好
習
武
，
長
雖
無
成
，
而
多
年
接
近
少

林
前
輩
，
耳
聞
所
得
，
獲
證
謬
者
甚
多
，
因
歎
重
武
者
少
文
，
百

餘
年
來
，
竟
未
有
人
自
正
宗
風
，
以
文
闢
謬
。
﹂
因
此
遂
執
筆
為

文
，
﹁
意
在
存
真
，
亦
使
後
之
宗
學
少
林
者
，
不
至
有
數
典
忘
祖

而
已
。
﹂
戰
後
我
是
山
人
才
寫
少
林
小
說
，
換
言
之
，
同
是
佛
山

人
比
他
更
早
執
筆
，
惟
觀
其
文
，
當
不
及
我
是
山
人
。

在
民
族
氣
節
上
，
同
是
佛
山
人
亦
不
及
我
是
山
人
。
抗
戰
烽
火

一
起
，
我
是
山
人
一
片
忠
貞
報
國
之
心
，
投
身
中
華
救
護
隊
。
直

至
廣
州
淪
陷
，
才
撤
至
香
港
，
未
聞
他
曾
屈
身
﹁
屈
筆
﹂
為
日
偽

報
刊
為
文
，
被
視
為
﹁
死
硬
派
﹂。

香
港
光
復
後
，
同
是
佛
山
人
任
職
︽
華
僑
日
報
︾，
由
於
體
格
胖

碩
，
友
儕
多
以
﹁
肥
佛
﹂
呼
之
。
嗜
酒
，
甚
豪
，
從
來
不
醉
，
有

泰
山
崩
於
前
而
色
不
變
之
概
，
非
小
說
家
說
：
﹁
天
大
之
事
，
在

楊
君
視
之
，
蔑
如
也
，
即
已
與
佛
相
無
殊
矣
。
﹂
個
性
如
此
，
淪

陷
時
落
水
，
亦
有
跡
可
尋
。

同是佛山人
黃仲鳴

琴台
客聚

我
與
習
仲
勳
，
有
三
面
之
緣
。
從
廣

州
、
北
京
到
深
圳
。

第
一
次
會
面
，
是
一
九
七
八
年
習
氏

前
來
主
政
粵
省
之
際
。
中
共
中
央
十
一

屆
三
中
全
會
以
後
，
中
央
派
來
兩
位
大

員
前
來
廣
東
。
習
仲
勳
擔
任
廣
東
省
委
書
記
，

楊
尚
昆
擔
任
廣
州
市
委
書
記
，
為
廣
東
的
改
革

開
放
打
前
站
。

習
仲
勳
為
了
解
港
澳
情
況
，
請
時
任
全
國
人

大
代
表
和
廣
東
人
大
代
表
中
的
港
澳
成
員
座

談
。
我
是
第
四
屆
全
國
人
大
代
表
，
應
邀
參

加
。我

在
會
議
上
發
言
，
提
出
兩
點
意
見
：
一
是

內
地
過
去
過
分
強
調
港
澳
是
帝
修
反
的
集
中

地
，
以
階
級
鬥
爭
為
綱
，
認
為
港
澳
是
祖
國
邊

沿
的
毒
瘤
，
是
消
極
因
素
，
有
港
澳
關
係
的
，

成
為
內
地
同
胞
揮
之
不
去
的
污
點
。
其
實
，
港

澳
同
胞
大
部
分
是
愛
國
的
，
是
積
極
因
素
。

二
是
對
上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初
廣
東
同
胞
偷
渡
來
港
的
逃

亡
潮
，
是
經
濟
因
素
而
不
是
政
治
原
因
，
逃
港
的
不
應
認

為
是
叛
國
。
廣
東
只
要
搞
好
邊
境
的
經
濟
建
設
，
內
地
人

自
然
不
會
再
偷
渡
來
港
。

第
二
次
是
在
北
京
舉
行
的
五
屆
人
大
三
次
會
議
上
，
當

年
他
被
補
選
為
全
國
人
大
副
委
員
長
。
他
又
到
廣
東
省
人

大
代
表
團
上
來
聽
會
，
當
年
港
澳
代
表
仍
歸
屬
廣
東
省
。

在
會
上
，
他
對
我
在
廣
州
的
那
次
會
議
上
的
長
篇
發
言
留

有
印
象
，
見
面
時
向
我
示
意
和
握
手
。

在
若
干
代
表
發
言
以
後
，
他
竟
指
㠥
我
說
，
讓
這
位

﹁
年
輕
﹂
的
代
表
發
言
吧
。
其
實
那
時
候
我
已
五
十
四

歲
，
並
不
年
輕
，
也
許
在
這
些
老
革
命
的
眼
中
，
我
們
這

些
五
十
來
歲
的
，
也
算
是
年
輕
的
一
員
吧
。

我
在
發
言
中
，
仍
然
重
複
了
說
明
港
澳
地
區
在
全
國
的

改
革
開
放
中
的
積
極
作
用
，
指
出
可
以
通
過
港
澳
了
解
國

際
中
最
新
的
科
技
和
經
濟
知
識
，
是
一
個
重
要
的
窗
口
。

同
時
希
望
妥
善
處
理
港
澳
同
胞
在
文
革
中
被
錯
誤
處
理
的

若
干
問
題
。

最
後
一
次
見
面
，
是
在
深
圳
的
牙
科
醫
院
裡
。
我
與
該

院
院
長
稔
熟
，
有
一
次
到
牙
科
醫
院
診
病
，
院
長
說
，
習

仲
勳
老
也
在
此
治
病
，
並
把
我
引
到
習
老
的
診
室
。
我
與

習
老
打
了
一
個
招
呼
，
並
沒
有
多
所
交
談
。

三見習仲勳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
十
九
天
南
高
加
索
之
旅
﹂，
是
近
年
少
有
超
過

兩
星
期
的
外
遊
旅
程
，
細
看
日
程
表
，
方
才
發
現

香
港
沒
有
直
航
飛
機
班
次
往
高
加
索
地
區
，
來
回

均
需
經
俄
羅
斯
首
都
莫
斯
科
中
轉
，
飛
機
是
凌
晨

時
分
離
港
、
回
程
則
是
清
晨
㠥
陸
，
計
算
起
來
，

首
尾
兩
天
作
廢
，
十
九
天
行
程
實
為
十
七
天
而
已
！

不
知
是
否
起
行
前
未
及
卜
算
吉
凶
，
行
程
伊
始
便
需

延
遲
四
小
時
起
行
。
﹁
香
港
人
的
航
空
公
司
﹂
一
句

﹁
航
班
調
度
﹂，
便
令
到
數
百
乘
客
的
行
程
受
阻
，
進
而

更
令
連
接
下
一
段
航
程
的
飛
機
班
次
因
此
牽
連
受
阻
，

乘
客
最
是
無
辜
，
消
費
變
得
毫
無
保
障
！

行
程
雖
因
航
班
延
誤
，
幸
好
也
只
是
數
小
時
，
領
隊

彼
德
擔
保
會
把
時
間
追
回
！
那
當
然
是
將
若
干
個
參
觀

節
目
的
時
間
酌
量
縮
減
，
唉
，
這
就
是
參
加
旅
行
團
的

幸
？
或
不
幸
？

十
七
天
時
間
、
遊
走
南
高
加
索
三
國
、
在
大
小
高
加

索
山
脈
間
的
二
十
一
個
景
點
，
各
有
各
的
歷
史
和
特

色
。
亞
美
尼
亞
有
埃
里
溫
、
埃
奇
米
阿
津
、
加
爾
尼
神

廟
、
格
加
爾
德
修
道
院
、
塞
凡
湖
、
桑
納
茵
修
道
院
；

格
魯
吉
亞
有
第
比
利
斯
、
梅
斯
克
達
、
哥
里
、
巴
庫
里

阿
尼
、
華
爾
西
亞
、
博
爾

諾
米
、
格
魯
吉
亞
軍
事
公

路
、
古
達
烏
利
、
卡
茲
貝

吉
、
聖
三
一
教
堂
、
卡
茲

貝
克
山
峰
、
錫
格
納
希
；

阿
塞
拜
疆
則
有
舍
基
、
舍

馬
哈
、
巴
庫
。

最
後
，
在
回
程
時
乘
㠥

轉
機
之
便
，
順
道
停
留
俄

羅
斯
的
莫
斯
科
一
晚
，
自

由
活
動
兼
購
物
一
番
，
行

程
安
排
可
謂
全
面
周
到
、

豐
富
多
姿
。
沒
有
遺
漏
，

難
言
重
訪
，
也
是
遺
憾
的

一
種
？！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秋
天
火
氣
猛
，
城
市
中
新
聞
多

多
，
政
治
的
、
經
濟
的
、
民
生

的
，
還
有
教
育
的
。
哈
，
哈
，
甚

至
娛
樂
新
聞
都
炒
得
熱
火
朝
天
。

特
首
梁
振
英
在
立
法
會
答
問
會

上
，
單
刀
力
拚
眾
議
員
，
看
得
出C

Y

用

心
良
苦
，
為
廣
建
房
屋
絞
盡
腦
汁
。
他

幾
乎
聲
嘶
力
竭
道
：
﹁
長
遠
建
屋
計
劃

必
須
要
填
海
。
﹂
無
錯
，
香
港
是
半

島
，
除
維
多
利
亞
港
灣
填
海
有
爭
議
之

外
，
餘
者
填
海
應
無
異
議
，
大
可
解
決

香
港
土
地
問
題
。
這
邊
廂
，
在
立
法
會

語
帶
雙
關
地
暗
示
年
底
會
進
行
政
改
諮

詢
，
那
邊
廂
已
正
式
宣
布
政
改
諮
詢
開

波
了
，
林
鄭
領
軍
，
袁
國
強
與
譚
志
源

輔
之
。
其
實
，
︽
基
本
法
︾
內
早
有
言

明
普
選
特
首
提
名
及
選
舉
委
員
會
等
條

款
。
惟
現
時
某
些
人
仍
力
爭
所
謂
﹁
公

民
提
名
﹂。
激
進
者
揚
言
﹁
佔
領
中
環
﹂

作
威
脅
。
在
立
法
會
答
問
會
中
，
有
某

些
工
會
議
員
力
爭
福
利
為
主
，
就
弱
勢

社
群
和
長
者
支
援
問
題
等
力
陳
要
害
。

學
前
教
育
跨
境
學
生
報
名
風
波
成
大
新
聞
；
中

大
校
友
現
任
中
大
聯
合
書
院
校
董
的
王
維
基
花
了

兩
年
多
時
間
，
用
了
九
個
億
籌
辦
申
請
免
費
電
視

牌
照
風
波
愈
演
愈
烈
。
他
在
中
大
論
壇
，
場
中
竟

有
二
千
多
名
師
生
出
席
，
發
言
者
多
力
撐
他
。
自

言
是
感
性
中
人
的
王
維
基
，
七
情
上
面
甚
至
坦
言

為
了
不
獲
發
牌
﹁
喊
㜴
好
多
次
﹂。
然
而
，
男
子
漢

留
血
不
留
淚
呀
！
很
夠
娛
樂
性
。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聯
合
書
院
上
周
四
在
邵
逸
夫
堂

舉
行
五
十
七
周
年
院
慶
典
禮
。
與
會
嘉
賓
、
師
生

齊
唱
校
歌
和
生
日
歌
，
溫
馨
、
文
明
而
有
紀
律
，

又
是
另
一
番
景
象
。
連
日
為
幼
兒
園
派
表
和
學
生

等
風
波
忙
得
團
團
轉
的
教
育
局
局
長
吳
克
儉
為
當

日
主
禮
嘉
賓
。
一
九
七
二
年
九
月
二
日
首
次
踏
入

中
大
聯
合
書
院
校
園
的
一
位
修
讀
社
會
學
系
大
學

新
生
，
四
十
多
年
後
今
日
重
返
聯
合
書
院
時
已
是

以
香
港
教
育
局
局
長
身
份
，
是
主
禮
嘉
賓
了
。
校

董
會
主
席
張
㟾
昌
博
士
和
聯
合
書
院
院
長
余
濟
美

教
授
分
別
致
詞
，
鼓
勵
同
學
以
優
秀
校
友
吳
克
儉

師
兄
為
榜
樣
。
聯
合
書
院
使
命
、
校
訓
是
﹁
明
德

新
民
﹂，
其
實
與
現
代
教
育
宗
旨
是
一
脈
相
承
。
為

香
港
培
育
全
人
，
至
為
重
要
。

城中新聞多
思　旋

思旋
天地

數
年
前
，
我
和
李
力
持
在
港
台
節
目
︽
開

心
日
報
︾
專
訪
過
了
丁
珮
姐
姐
，
當
時
我
不

敢
提
及
太
多
傷
心
事
，
只
知
姐
姐
數
十
年
來

都
持
齋
拜
佛
，
為
李
小
龍
家
人
及
廣
大
影
迷

祈
福
。

在
此
期
間
，
我
們
間
有
聯
絡
，
心
中
有
㠥
很
多

解
不
開
的
疑
團—

—

終
於
在
事
發
後
四
十
年
零
三

個
月
的
剛
過
去
的
星
期
天
，
丁
珮
姐
姐
在
香
港
電

台
︽
舊
日
的
足
跡
︾
開
腔
細
訴
四
十
年
來
的
迷

思
。專

訪
前
，
我
們
約
好
在
尖
沙
咀
某
酒
店
吃
素
，

姐
姐
依
然
美
麗
動
人
，
緊
身
牛
仔
褲
、
高
跟
鞋
、

小
背
心
及
名
牌
風
褸
。
她
二
話
不
說
跑
到
一
間
小

房
間
，
要
展
露
她
的
肌
肉
情
況
，
她
先
脫
下
小
風

褸
，
兩
下
子
背
肌
顯
現
，
十
足
李
小
龍
的
威
猛
形

象
！
怎
可
能
明
明
一
位
柔
弱
時
髦
的
女
子
，
忽
然

變
成
功
夫
強
人
？
姐
姐
又
毫
不
費
力
的
表
演
將
頭

彎
到
膝
蓋
的
動
作
，
這
是
多
年
來
苦
練
的
功
效

嗎
？非

也
，
原
來
這
個
大
發
現
，
當
初
也
嚇
了
她
自

己
一
跳
，
多
年
前
某
天
正
準
備
沐
浴
，
不
覺
想
像

B
ruce

的
肌
肉
是
怎
樣
練
成
的
，
就
這
樣
一
想
，
運

一
下
氣
，
背
部
厚
厚
的
肌
肉
出
現
了
，
自
始
她
深

信
小
龍
附
在
她
身
上
。

丁
珮
姐
姐
是
否
時
刻
思
念
他
：
﹁
沒
有
，
我
不

喜
歡
想
起
他
，
因
為
每
次
都
很
辛
苦
，
我
會
哭
，

當
年
我
只
有
廿
六
歲
，
什
麼
都
不
懂
，
因
環
境
問
題
沒
有
接

受
太
多
教
育
，
思
想
只
有
物
質
一
方
面
，
當
時
小
龍
接
近

我
，
他
是
眾
人
偶
像
，
我
拒
絕
才
怪
。
他
愛
跟
我
談
哲
學
，

我
一
概
聽
不
懂
，
只
有
點
頭
扮
明
白
，
好
搞
笑
。
實
在
我
一

直
沒
有
想
過
要
成
為
他
的
太
太
，
當
年
我
根
本
沒
有
結
婚
的

念
頭
。
﹂

奇
怪
，
從
來
不
想
結
婚
的
丁
珮
姐
姐
在
小
龍
離
世
後
三
年

就
與
向
華
強
成
親
，
﹁
當
年
我
受
了
很
大
的
壓
力
，
甚
至
有

人
要
殺
害
我
，
我
要
尋
求
依
靠
，
向
先
生
沒
有
追
求
我
，
但

他
是
個
好
人
，
也
很
欣
賞
李
小
龍
，
我
們
結
合
，
我
要
找
歸

宿
，
心
安
了
，
我
可
以
專
心
唸
佛
。
﹂﹁
向
先
生
知
道
妳
的
心

意
嗎
？
﹂﹁
知
道
的
。
﹂

要
知
道
的
實
在
太
多
，
例
如
外
傳
李
小
龍
去
世
之
時
正
是

二
人
在
親
密
的
時
候
，
是
否
屬
實
？
丁
珮
姐
姐
答
了
，
這
個

答
案
可
在
電
台
網
頁
重
溫
︵rhhk.hk

︶。

人
生
有
多
少
個
四
十
年
？
祝
願
丁
珮
姐
姐
未
來
生
活
如

意
，
正
如B

ruce

在
去
世
前
不
久
送
她
的
盒
式
帶
︽Y

ou've
m
ade

m
e
so
very

happy

︾，
相
信B

ruce

也
想
姐
姐
快
樂
。

與丁珮的約會
車淑梅

淑梅
足跡

近日來，以房養老成了社會議論的熱點。因為
明年這一新的養老模式將開始試行。所謂以房養
老是指老人將自己的產權房抵押出去，以定期取
得一定數額養老金，老人去世後，銀行或保險公
司收回住房使用權。這種養老方式在國外早已存
在，在我國也嘗試過，但至今仍沒有實質性進
展。這其中有多種因素困擾。　
在中國，有多套房產的家庭畢竟是極少數，大

多數老人與子女合住一起，也有不少老人有自己
的單獨居住房，還有不少老人住的是廉租房。而
有多套房產的老人家庭富裕，可以優越地度過晚
年，本身不需要以房養老。住廉租房的老人由於
產權屬政府，因而談不上以房養老。兩代甚至三
代同居一室的老人，想都不願想以房養老，將自
己的產權房抵押出去，兒女們孫輩們會怎麼想
啊，將來他們住哪？而單獨居住的老人也並非個
個能以房養老。因為單獨居住的老人中不少人有
兒有女，百年以後房子是由兒女們繼承。這是千
百年的約定俗成。現在你把房子抵押給銀行，自
己可以提高晚年生活水平。然自己不在了，房子
讓銀行給收走，那兒女不罵你才怪呢！這也太自
私了吧。「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中國幾千
年傳統觀念下的房產寄託了家庭太多情感，絕大
多數人是過不了「觀念坎」的。
而有房無後的老人也並非個個樂意接受目前推

行的「倒按揭」式以房養老模式。因為這種「倒
按揭」其實是用自己名下的房產典當置換養老
金。其中有不少因素難統一。如房地產價格走
勢、人均預期壽命、70年產權等關鍵因素都是難

以預測的。現在的房地產是不斷上漲的，5年、10
年以後是不是還上漲，誰也難以預料。如果這個
房子漲價，那對金融機構來講是一個好事，因為
它愈來愈值錢。但一旦房子跌價怎麼辦？「倒按
揭」時老人身體尚可，以後究竟能活多久，很難
估算，對金融機構來講，如果這個老人活得太長
了，活到一百歲，甚至更長年歲，那麼對金融機
構來講，它可能不合算，那怎麼辦？而老人如果
去世後房子還有餘值又怎麼辦？還有產權70年的
問題，是政策盲點。如果這個問題得不到解決，
金融機構就無法真正在這條道路上走得太遠，走
得踏實。這些問題老人心裡沒底，金融機構也猶
豫。需要有關部門在細節上細化再細化，需要政
府制定相關政策支撐。既不讓企業吃虧，更不讓
老人喊冤，實現收益與風險的最後平衡。
其實，以房養老有更多的模式可供適合它的老

人選擇。
老陳是我的文友，今年半百有餘，膝下無兒無

女，夫婦二人居住㠥一套祖上留下的108平米的自
有房。老陳是下崗職工，因身體不好未出去打
工，就在家裡用電腦寫作，靠每月幾百元的稿費
艱難度日。妻子再有兩年就要退休了，目前在一
家商場當促銷員。家裡沒有一件像樣的傢具，房
間裡還是水泥地，上面鋪了一層塑料地毯。由於
夫妻倆是按最低基數自己繳納養老保險，退休後
不可能享受較高的養老金，又沒能力繳納職工醫
保，只辦了保險額度低的居民醫保。因而他們寄
希望於以房養老來改善晚年生活。老陳說，等他
和妻子都退休了，他就把現在的房子置換成一套

50多平米的，夠住就行。其差價用來貼補養老
金，用來平時看病所需。而置換後的小面積住
房，以後就給侄子，作為交換條件，侄子在他們
生活不能自理時來照應他們，為他們送終。
堂姐由於性格等方面原因，60多歲了還是獨

身。她不想找另一半，一個人生活也自在。隨㠥
年歲的增長，她安排起自己日後的生活。她是事
業單位退休，有一份不菲的退休金，晚年生活無
憂。她只擔心年邁時無人照應。為此，她與自己
的幾個親姐妹相商，讓她們或其子女到時輪流來
照應她，她的房產在她百年之後平分給她們。
鄰居史老夫婦今年年近80，都有勞保，無兒無

女無牽掛，考慮到生活漸漸不能自理，年初他們
就把自住房賣了，夫婦倆一同進了老年公寓。這
家老年公寓是集
老年護理、醫
療、保健、康
復、托老養老、
臨終關懷、疾病
預防、老年用品
等多功能服務項
目為一體的專業
「醫護型」養老
護理機構，公寓
設有生活服務、
呼救報警、醫療
保健、休息娛
樂、文化學習、
自助勞動等設施
和場所。在這裡
養老帶醫護，生
活養病兩不誤，
完全可以快快樂
樂安度晚年。
誠然，上述民

間的以房養老模式連同明年政府主導推動的在政
策上可能有所突破的「倒按揭」以房養老雖然值
得推廣，但都不可能成為全社會通行的主流的養
老方式。在發達國家也不是。無論何時都只能是
一個有益的補充，真正重要的仍是政府兜底的、
普適性的並不斷完善的公共養老體系。靠目前我
們基本的養老制度，能夠實現大體上每一個人，
通過他工作的積累，對自己有一份基本的保障。
要想提升晚年生活的質量，要想讓自己的晚年生
活高人一籌，只有靠個人的努力。這一點必需有
清醒的認識。同時媒體更需要正確宣傳引導，即
以房養老只是讓有房產的老人獲得改善型養老待
遇增加了一種選擇而已，並非拿房子換基本養老
待遇。現在不是，將來也不可能是。

房子能養老嗎？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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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遺漏的行程


